
那天，去江西上饶横峰县半

山 源 村 ，在 路 上 山 腰 平 台 小 憩 。

已过黄昏，云层很厚。昏昧中，山

峦色调渐深地铺排开，极像悠远

的画。

半 山 源 村 因 位 于 乌 石 山 峡

谷 半 山 而 得 名 。 村 子 藏 在 大 山

皱褶里。从小憩的平台起步，车

盘 桓 上 山 ，复 又 下 到 山 腰 ，才 到

半山源村。

住的是古旧的木屋，一屋子

深沉的木香。树叶挠着窗户，屋

外水声潺潺。天一明，赶紧去看

窗 外 ，水 在 沟 渠 里 清 澈 地 流 着 ，

渠 边 是 成 片 的 稻 田 。 田 边 站 着

桃 树 、枣 树 ，挠 窗 户 的 是 一 棵 枝

叶稠密的枫树。四处明净，水洗

过一样。

走进村中，看见一座同样古

旧的木屋。一家人正吃早餐，热

情地招呼着我。地上摆着做手工

的 木 架 ，上 面 挂 着 做 好 的 小 流

苏。女主人说，做扇坠儿压襟坠

儿灯笼坠儿都行，村里有专人上

门来收。这样，她们可以一边照

顾家里，一边挣些零用钱。她的

大儿子在屋外一摞整齐的木柴边

端坐，面前就是家里的地。他环

视着四周，告诉我，现在家家都有

新屋，他家的新屋在地的那一头，

但一家人舍不得这个老屋，天热

时到这里来住。他最小的弟弟在

山外读大学，说到这里，他的脸上

露出骄傲的神情。

一个人走，青山环抱着村子，

山顶转着几架风车。路上听村民

说，越往沟里越美。山高路远，村

里 野 趣 盎 然 。 古 树 、石 桥 、农 舍

……移步换景，走到哪里，都像在

画里。

村民说，这里最高的山叫米

头 尖 山 ，海 拔 一 千 三 百 多 米 ，山

顶 是 看 日 出 的 最 佳 观 赏 点 。 太

阳 跃 出 ，金 光 遍 洒 ，群 山 在 沉 睡

中苏醒。

在司铺乡牛桥村，遇见另一

种当地特产，也有个“米”字，那是

农人自家泡的酒——斗米酒。当

地朋友说，一斗米换一条虫，所以

叫斗米酒。去看泡酒的玻璃坛，

酒里有蚕蛹一样的虫，还有不认

得的植物。农人说，这虫藏在云

实树的枝干中，药用价值高，又很

难寻得，所以古时人说，一斗米才

能换一条虫。

在村广场的廊桥边，吃农人

做 的 灯 盏 粿 。 糯 米 团 捏 成 灯 盏

的 样 子 ，里 面 放 拌 好 的 菜 丝 肉

丁 ，大 小 正 好 一 口 ，有 米 香 有 菜

香 ，糯 软 清 脆 。 在 横 峰 ，有 很 多

这 样 朴 素 美 味 的“ 粿 子 ”：肉 圆

粿 、饭 麸 粿 、麻 糍 粿 、荞 麦 粿 、清

明粿、油子粿……

一 棵 大 树 下 ，人 们 在 看 吊

戏。吊戏在牛桥村历史悠久、大

名鼎鼎，也叫提线木偶戏。师傅

在 幕 后 ，站 着 唱 着 动 作 着 ，幕 前

的 人 偶 活 灵 活 现 地 演 着 人 间

事 。 牛 桥 村 的 莞 草 池 是 吊 戏 的

发 源 地 ，《横 峰 县 志》有 记 ：县 邑

牛 桥 莞 草 池 人 周 添 兴 创 办 了 吊

戏“ 老 七 班 ”。 我 们 去 了 周 添 兴

师傅后人的工作室，看到陈列着

的各种偶，其中有的甚至传了几

代人。以前，吊戏都在喜庆的节

日 上 演 ，农 人 以 戏 娱 神 ，祈 求 神

灵护佑。演戏前是要来人请的，

虔 敬 地 请 了 ，戏 班 子 才 去 表 演 。

吊 戏 让 牛 桥 村 有 了 和 其 它 村 不

一 样 的 味 道 ，这 种 传 承 于 民 间 、

历史悠久的艺术，仿佛和村子年

年岁岁生长在了一起。

不远处就是稻田。据说村里

还生长着一种禾雀花，只是过了

季节，我们无法亲见。在农家院

外墙上手绘的图画里，花朵像小

雀一样成串挂在枝头，不知是否

画 的 就 是 禾 雀 花 。 细 看 的 那 一

刻，仿佛能听到嘤嘤的叫声。

司 铺 乡 ，“ 司 铺 ”两 个 字 ，一

看就有来历。果然，司铺古称司

路 铺 ，因 在 此 设 征 税 机 关 得 名 。

为 何 在 此 地 设 机 关 征 税 ？ 因 为

这 里 是 四 面 八 方 的 交 汇 要 道 。

上世纪 30 年代，浙赣铁路玉南段

贯通司铺境内，司铺火车站也于

当 时 建 成 。 而 今 ，沪 昆 铁 路 、沪

昆 高 速 铁 路 、320 国 道 横 穿 司 铺

乡境。可以说，司铺和铁路有着

不解之缘。位于 320 国道沿线的

司铺乡刘家村，多条铁路曾经过

这里。于是，今天的刘家村人将

火车文化做成村子的特色，建了

火车文化长廊，还打造了一个叫

人 惊 喜 的 火 车 小 镇 。 人 们 可 以

在一段老铁轨上，坐在老式蒸汽

火车上观光游览。观光火车上，

能 望 到 高 铁 和 高 速 公 路 。 不 同

时 光 的 交 汇 ，真 让 人 有 恍 惚 之

感。火车沿路，全是锦缎般的繁

花绿树。

我特意从刘家村带回一顶草

帽。认真端详发现，这顶南方稻

草编织的草帽上面，有个红色的

铁路徽标。

这 些 年 ，走 过 祖 国 大 地 上

东 西 南 北 的 很 多 乡 村 。 在 我 眼

中 ，那 一 个 个 村 庄 ，如 今 已 成 为

山 清 水 秀 的 生 态 宝 地 ，韵 味 绵

长 的 乡 愁 家 园 。 走 在 村 里 ，犹

在画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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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中，我们驱车从陕西洋

县 县 城 出 发 ，穿 行 在 秦 岭 深 处 。

经过三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后，

来到了这个叫三岔河的小山村。

地处秦岭深处的三岔河，如

今已通了公路。停好车，我们踏

上一座小桥，望见前方的小山坡

上，有十几棵高大的青冈树。

看到那些树，曾任陕西汉中

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朱

鹮人工繁育中心主任的王跃进，

赶 紧 向 前 走 了 几 步 ，然 后 停 下

来。那一刻，他仿佛被定格了一

般，似乎想起了什么……

一

1984 年仲春的一天，洋县朱

鹮保护站站长路宝忠突然接到窑

坪乡来电，得知在该乡三岔河村

发现了朱鹮。路宝忠连忙派保护

站的年轻队员王跃进和雍水生赶

往三岔河查找。

进村的山口狭小，从山口前

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流水声隔

着葱郁的竹林传来。不远处，农

家的鸡啼声一声比一声高亢，小

山村的清晨苏醒了。

王 跃 进 和 雍 水 生 在 村 中 寻

找，突然发现远处水田里站着一

只沐浴着曙光的朱鹮，朱鹮振翅

起飞，他们一路追寻着它到了老

坟 山 。 这 里 有 不 少 高 大 的 青 冈

树，最高的一棵树丫间，有一个枯

枝搭建的鸟巢。为了防止朱鹮雏

鸟坠地受伤，他们很快在树下绷

起了塑料软网。随后，路宝忠也

从县城赶来，一起给大树钉上耙

钉，爬到枝端，终于看清巢中共有

三只雏鸟。

历史上，朱鹮种群曾极为繁

盛。然而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朱

鹮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各国报告中相继宣布朱鹮绝迹。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由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现代

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牵头，动物

所刘荫增带领朱鹮调查小组，足

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终于在 1981
年 5 月 23 日，在陕西省洋县八里

关乡姚家沟及附近的金家河，发

现了七只野生朱鹮。

然而，金家河发现的两只朱

鹮命运多舛。这对朱鹮亲鸟先飞

往姚家沟，后又到其它地方筑巢、

产卵，却因种种原因，繁育均未能

成功。1984 年早春，新一年的繁

殖季即将到来，它们是经过了怎

样千辛万苦的搜寻，才找到三岔

河老坟山上这片高大的青冈树？

寻找到朱鹮的大伙儿兴奋不

已。王跃进、雍水生白天忙着观

察朱鹮，晚上写工作日志。转眼

到了 6 月，王跃进在一篇日志里

写道：“从 1984 年 6 月 14 日起接连

三天，在三岔河都看不见朱鹮的

影 子 ，听 不 到‘ 啊 嗷 啊 嗷 ’的 叫

声。”朱鹮已经结束当年在三岔河

的繁殖，飞往更辽阔的天地了。

转眼，1985 年的初春又来临

了。朱鹮的繁殖季也将到来。那

对朱鹮还会回到三岔河吗？

王跃进、雍水生和乡亲们紧

锣密鼓地为迎接朱鹮做准备。一

天早晨，寂静的三岔河突然响起

久违的清脆鸣叫声：“啊嗷——啊

嗷——”小山村的人们奔走相告，

去年的那对朱鹮亲鸟回来了！

二

当 漫 山 遍 野 的 山 桃 花 盛 开

时 ，朱 鹮 的 四 只 雏 鸟 相 继 出 壳 。

几天后，朱鹮亲鸟外出捕食，正在

观测的王跃进，发现巢中有东西

掉下来，原来是只拳头般大小的

雏鸟。

王跃进他们给这只坠落的雏

鸟取名叫青青。青青不能被放回

巢中，被挤出巢坠落的雏鸟会因

有异味而被亲鸟抛弃。可要是把

青青带回临时工作的观察点，路

途也不近。可以到附近村民家借

宿，但王跃进担心，村民家里的家

禽家畜会给雏鸟带来传染病。所

以，那一夜，他们就把小小的青青

揣在怀里，蜷缩在大青冈树下，和

衣度过了一个山村不眠夜。

接下来，王跃进、雍水生在朱

鹮栖息的大树下搭建了一个小窝

棚，晚上就住在这里。白天，他们

观察朱鹮亲鸟飞出、采食、飞进、喂

养等情况，晚上还要写朱鹮日志。

他们扎了个大筐，倒扣在地

上，把青青放在其中喂养，又在大

树旁用竹篱笆圈了地，搭好栖架，

青青可以在围栏中走动、上下栖

架、低空飞行。

青 青 一 天 天 长 大 。 一 天 上

午，青青向前奔跑了几步，接着扑

扇翅膀展翅飞向了蓝天，不一会儿

就汇入了亲鸟的行列。看着青青

渐飞渐远，王跃进的眼睛潮湿了。

青青飞走两天后，路宝忠接

到通知，人工救助的朱鹮交由北

京动物园人工饲养开展异地保护

研究，专家正在赶往三岔河。

可青青已经飞走了，这让大

家犯了难。

那时夏收刚刚开始，好久没

回家的王跃进刚踏进家门，路宝

忠的车就到了。王跃进的媳妇眼

圈一下子红了，正想着丈夫回来

帮忙夏收，不承想很久未见的丈

夫马上又要走。王跃进立即往三

岔河赶。

可 是 ，上 哪 里 去 寻 找 青 青 ？

而且，青青在野外更多地接触了

亲鸟，已经开始回避人了。如果

处置不当出现意外，伤了青青怎

么办？

王跃进每天仔细观察，终于

在一处冬水田里发现了青青的身

影。一天，一早，他用平时喂青青

的小桶准备好泥鳅和小螃蟹放在

田里，同时支好盘套。他和雍水生

目不转睛盯着盘套，在青青踏进盘

套的瞬间，王跃进轻声呼唤着青

青，蹑手蹑脚迅速上前抱起它，雍

水生轻柔地解开盘套，就这样终于

把青青安全地“请”了回来。

王 跃 进 又 忙 活 了 大 半 个 晚

上，把自己的爱心编进了一个精

致的大鸟笼里。第二天一早，在

王跃进、雍水生的注视下，青青被

带离了三岔河。

今天，说起当年与青青的离

别 ，王 跃 进 眼 中 仍 流 露 出 不 舍 。

王跃进一辈子都从事朱鹮保护相

关工作，朱鹮成为他割舍不去的

情愫。

三

下一站，我们要去花园保护

站。花园保护站位于洋县县城以

北十五公里。保护站管辖区是朱

鹮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植物茂盛，

气候湿润，生物资源丰富，为朱鹮

在此营巢和栖息繁衍提供了有利

条件。

花 园 保 护 站 管 辖 区 内 的 溢

水 镇 等 地 ，自 1990 年 以 后 ，是 朱

鹮繁育营巢最密集的地区。据不

完全统计，三十多年间，这里共计

繁育成活出飞朱鹮千余只。

我们去看朱鹮巢。车在村路

上行驶，十几分钟后，转过一座小

山岗后停下。山边传来潺潺的流

水声，眼前是三面青山环绕的小

盆地，远近的十几块稻田里，金黄

的稻子弯着腰，远方偶尔传来朱

鹮 的 叫 声 。 百 米 开 外 的 小 山 坡

上，有白墙灰瓦的人家，屋旁不远

处是十几棵高大的青冈树，树上

有朱鹮巢。

在这溢水镇的刘庄村，同样

的小山坳、小盆地、清溪小河、冬

水田，同样高大的青冈树，同样的

山里人家，我仿佛看到了四十二

年前重新发现朱鹮的姚家沟，三

十九年前朱鹮繁衍的三岔河。村

民们育苗、插秧、割稻、蓄水，朱鹮

在田里捉鱼觅虫，在青冈树上筑

巢产卵。绿水青山间，四季轮回，

一片生机。

为缓解部分朱鹮重点活动区

水稻田大面积撂荒、水田生态系

统退化、朱鹮觅食地面积减少、食

物资源不足等问题所产生的不良

影响，朱鹮保护区积极争取到补

助项目，与相关企业展开合作，保

护区组成技术指导团队，共同营

建“朱鹮—稻田—鱼虾”共生生态

系统的“稻鱼共生项目”。可喜的

是，目前仅在刘庄村项目地，就已

经有了优质的朱鹮觅食水田，二

十 余 只 野 生 朱 鹮 长 期 在 这 里 觅

食、活动，且已有朱鹮在此营巢。

这对于朱鹮保护来说无疑是个好

消息。

晚霞洒满山间，暮归的朱鹮

展翅集群。面对山清水秀的刘庄

村，一路同行、后来担任汉中朱鹮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

的路宝忠高兴地说：“当年的姚家

沟是朱鹮的重新发现地，之后的

三岔河是朱鹮发展、壮大的奠基

地，今天来到的刘庄村是野外朱

鹮繁衍生息的桃花源。”

四

正是有了从陕西洋县野外救

护的包括朱鹮青青在内的六只幼

鸟，北京动物园建立了中国第一

个朱鹮人工种群。1992 年在北京

动物园，世界上首次人工孵化、育

幼成活三只朱鹮雏鸟，它们是青

青的后代。青青是朱鹮异地保护

的先驱，也是中国实施异地保护

朱鹮成功的范例。雌性的青青长

寿 至 2021 年 ，寿 龄 三 十 六 岁 ，有

后代二十七只。

从 1981 年 朱 鹮 被 重 新 发 现

成立朱鹮保护站，到 2005 年成立

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

鹮保护事业经一代代牧鹮人薪火

相传，动人的故事一直在传扬。

当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刘荫增带领朱鹮调查小组历经

艰辛重新发现了朱鹮，带领路宝

忠、王跃进、赵志厚、陈有平在姚

家沟建立了“秦岭一号”保护站，

第一代牧鹮人为朱鹮的保护、科

研 、发 展 做 出 了 奠 基 性 的 工 作 。

如今已经 86 岁的刘荫增，在第二

故乡洋县与朱鹮为伴安度晚年。

他 为 朱 鹮 发 现 与 保 护 历 程 赋 诗

《牧鹮谣》，题字“牧鹮路上”被錾

刻在去往姚家沟路边的山石上。

说起保护朱鹮，第二代牧鹮

人的代表刘义、庆保平有一肚子

的故事。在保护区繁育中心工作

的刘义记得，有一年为了救护朱

鹮，他们与大蛇搏斗，那情景至今

难忘。还有一年，刘义家中夏收

油菜籽，可正赶上朱鹮繁殖，他实

在脱不开身，结果油菜籽来不及

收回，收入损失不少。但这些都

不算什么，最高兴的事是看到自

己参与繁殖的朱鹮出壳。

在朱鹮疫源疫病工作中成绩

斐然的庆保平高级工程师，与同

事们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朱鹮

保护作出贡献：从当年的无线电

遥测到如今的 GPS 追踪器、红外

相机、无人机等先进设备的应用，

到疫源疫病工作中抗原快速检测

卡、DNA 指纹识别、基因高通量

测序等新产品新技术的使用……

多年以前，一位母亲带着小

女儿走进了朱鹮保护站。当朱鹮

展翅起飞时，翅膀下那红宝石般

的光芒，一下子就映射进了小女

孩的心里，从此保护朱鹮的种子

就在她的心中种下。二十多年过

去，当年那个叫高洁的小女孩已

成长为第三代牧鹮人。如今担任

保护区综合办公室副主任的她和

同事们，通过走进学校举办朱鹮

科普知识讲座、在电视台做朱鹮

慢直播、参与电视台科普节目等

方式，把保护朱鹮的声音传播得

更广更远。

还有保护区保护科副科长曾

键文，在朱鹮野化放归工作中，克

服水土不服带来的身体不适，和

同事们收集朱鹮活动的每一个细

节数据，使用无线电定位追踪设

备记录放归种群的活动点位，最

终 为 秦 岭 北 麓 首 次 野 化 放 归 朱

鹮，留下了完整的监测记录和数

据。四年时间里，他累计行程一

万余公里，获取关键监测数据千

余条。担任朱鹮人工繁育中心副

主任时，他带领饲养员二十四小

时值守，确保朱鹮“孵得出、养得

活、长得壮、飞得远”，最终朱鹮人

工繁育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如今，朱鹮已经突破了近亲

繁育后代的瓶颈，不论种群数量

还 是 质 量 ，都 取 得 了 可 喜 的 成

绩 。 朱 鹮 在 国 内 已 经 分 布 七 个

省区，野外种群超过七千只。在

陕西宁陕、铜川、华阴、千湖国家

湿地公园、秦岭植物园及湖南南

山国家公园等地，开展了野化放

归自然活动，并在野外建立了种

群。北京动物园、陕西省珍稀野

生动物救护基地、山东东营黄河

三 角 洲 湿 地 、河 北 北 戴 河 等 多

地，实施朱鹮饲养繁育研究。河

北 秦 皇 岛 、江 苏 南 通 、辽 宁 沈 阳

等 地 的 动 物 园 还 开 展 了 朱 鹮 保

护科普教育。

“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

树。羽毛如翦色如染，远飞欲下

双 翅 敛 。”“ 东 方 宝 石 ”朱 鹮 的 再

生，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和朱

鹮 保 护 工 作 者 为 人 类 作 出 的 贡

献，是中国生态保护工作的典型

范例。

把山河妆成锦绣，将国土绘成

丹青。朱鹮的故事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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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天地间，峰峦绵延。山中有奇峡深壑，有万仞崖壁，清泉穿

过乱石，溅起一片片雪浪。水烟弥漫处，突显远古碑石，神秘的文字，

在记忆的云雾中闪烁……

记忆中的景象，距今已经多年。那天下午，我站在一条山间的公

路旁，遥望着远处的群山，感觉进退维谷。路边是起伏的农田，田中

有小路通向远方。不知道哪条路可以通向我们向往的目的地。

这是在甘肃陇南的成县。来成县，很重要的原因，是想去探访隐

藏在深山中的黄龙碑，去看看一千八百多年前被勒刻在崖壁上的《西

狭颂》。这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光华耀眼的奇迹。成县的朋友刘君，

陪我坐车来到山间公路，下车后，我们一起离开公路，沿着田间的小

路，向远处的群山走去。

山在远方，在云雾缭绕处。小路蜿蜒，田野中一片空旷。在山脚

下的一片红薯田里，遇见了人，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蹲在田里干

活儿。见有人在小路上急匆匆走来，老人和孩子停下手中的活儿，站

起来看着我们，眼神中闪着惊喜。

“你们要去哪里？”站在田里的孩子大声问。

“去看黄龙碑。”我大声回答。

孩子举手指着远处的山峦，笑着叫道：“在那里，天井山！”

“在天井山的峡谷里，鱼窍峡。”老人笑着接话，“不太远，走一个

小时吧。”

刘君认识路，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烟雾迷蒙的远山，

感觉我们的目标有些遥远，也有些神秘。以前虽没有见过黄龙碑，但

知道这块奇迹般留存在深山中的摩崖石碑，也在出版的碑帖上读过

《西狭颂》，那是美妙绝伦的东汉隶书。黄龙碑的碑文全称《汉武都太

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所以被人称为《西狭颂》，民间俗称《李翕

颂》《黄龙碑》。中国书法史上有著名的“汉三颂”：《石门颂》《郙阁颂》

和《西狭颂》，这三颂都是摩崖石刻，都是汉代的隶书。三颂中，在原

址保存完好的，唯有《西狭颂》。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西狭颂》能那么

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一千八百多年。

山路渐渐陡起来，土路变成了石阶，石头的山峦迎面而来。小路

逶迤曲折通向大山深处。路边的景色，也发生了变化，只见山崖迭

起，乱石交错，石缝里钻出缤纷的花树。走进山谷中，从四面八方传

来流水的声音。水声如交响乐，层层叠叠，此起彼伏，近处的溪流激

越喧哗，高处的瀑布如泣如诉，远处的激流如天边传来隐隐约约的雷

声。路边的峡谷越来越幽峭，两边的绝壁不断逼近，争相展示着陡峻

的面孔。崖壁上，依稀可见古栈道的遗痕。

“黄龙潭！”刘君指着前方，低声喊道。

幽谷间，出现一个水潭，水色墨绿，深不可测。这就是黄龙潭，古

时传说，潭中有蛟龙出没。看到黄龙潭，一定是临近黄龙碑了。抬头

望去，只见崖壁上横空闪出一个亭子，亭子的飞檐从崖壁上伸展出

来，如大鹏羽翼，遮掩着一方崖壁。沿着搭在崖壁上的栈道，我和刘

君一起走进了护碑亭。飞檐下那一方凹陷平坦的崖壁，就是黄龙

碑。名扬天下的摩崖书法石刻《西狭颂》，突然以最近的距离展现在

我的眼前，那种震撼的感觉，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我眼前这块光滑如玉的崖壁上，密密麻麻刻着一大片隶书汉

字。虽历经一千八百多年，这些用刀镌刻在岩石上的汉字，一个个清

晰完整，闪烁着神奇的幽光。碑文每字四厘米见方，笔迹看似粗犷，

但字体方整雄健，刚毅中又带圆融，结构和疏密极为讲究。可以想象

书写者挥毫落墨时的气度，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大气沉稳，是

俯仰天地的才情横溢，是发自灵魂的力量。这是汉字由篆书演化成

隶书的过程中，一次精彩绝伦的创造。历代书家都曾以景仰的态度

赞美它。丁文隽所著《书法精论》说《西狭颂》：“结构严整，气象嵯峨，

此汉碑中之高浑者也；结构曼妙，笔有余妍，汉碑中之秀丽者也；风回

浪卷，英威别具，此汉碑中之雄强者也。”

《西狭颂》碑文记述的是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和为官政绩，

颂扬了他开山修路、为民造福之德政。碑文中对西狭之险峻、修路之

艰难，有很生动的描绘。《西狭颂》没有作为名篇载入文学史，但作为

一件精美绝伦的书法作品，它将千秋万代被人欣赏。这是艺术的魅

力。碑文赞颂的武都太守李翕，现代已经少有人知道他。而《西狭

颂》的碑文中，另外一个名字，却永载史册。此人姓仇名靖，字汉德，

是李翕的部下，一名小吏，但却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流传千古的

《西狭颂》，正是出于他的手笔。在碑文左侧的一篇小字附记中，我找

到了关于仇靖的文字：“下辩仇靖，字汉德，书文。”

我和刘君站在黄龙碑前，谛视着崖壁上那些古老神奇的美妙

文字，浮想联翩。《西狭颂》历尽千百年完整无损，而和它同时代被

刻到崖壁上的很多摩崖碑刻却相继被破坏，甚至荡然无存。这是

什么原因，其中有什么奥秘？刘君饱读史书，是个很有见识的人。

他笑着说：“依我看，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李翕一直保留了好

名声。这样，他的政绩碑也就没有人来损毁。第二个原因，黄龙碑

选址好，崖壁在隐蔽凹陷之处，避风遮雨，难以风化。第三个原因，

低调，隐而不露，刻碑后隐藏山中数百年，被发现时重见天日，当然

就被当成了宝贝。”

离开鱼窍峡时，已近黄昏。残阳抚照着嶙峋的崖壁，神秘的黄龙

碑渐渐隐入一片暗红的暮色之中。

崖壁上的崖壁上的《《西狭颂西狭颂》》

赵丽宏赵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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